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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安系统里，“打拐民警”是个特殊
的“工种”。
  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阴暗的寻子岁
月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在他们自己
看来，打拐不只是破案，而是在法律、人伦
间的一场跋涉。
　　排查线索、走访取证、抓捕嫌犯，常常
面对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的锥心之痛和难
以解脱的日夜折磨，还要设法修补被破坏
的社会关系，每一项都如千钧之重。
　　而亲人的相认并不是解救的结束，多
数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
子的家庭，都需要被“解救”。团聚，绝不是
一场相会，而是漫长的磨合与碰撞，有时甚
至血泪交加。
　　“我们始终面临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和
难以定量的情感，在追求法律公正之外，还
要尽力修补人伦裂痕。”广州市公安局打拐
民警刘彦佑说。

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罗艳不敢想，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
团圆，要花掉她整整 22 年的青春。这几乎
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
　　“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
支持罗艳和张某某符合亲生关系。”2021
年 12 月 28 日下午，在广州花都区公安分
局举办的“团圆行动”认亲会上，刘彦佑向
罗艳宣读了亲生关系鉴定文书。
　　随后，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熟悉又
陌生的身影走进来，罗艳上前一把抱住儿
子，一个劲哭着说：“妈妈找你太久了……
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2 年，八千多个日夜，这是一份“不
愿放弃的母爱”。
　　 50 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1999
年 7 月 16 日，她带着 11 个月大的儿子小
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正在筹备孩子一周
岁生日时，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从此踪迹
全无。
　　此后 22 年里，她独自一人，一边打零
工，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一边满世界找
儿子。她去过广东、福建、四川很多地方，哪
里有打听到人贩子的同名人，她就扑到哪
里去。一次次满怀希望去、载着疲惫回。
　　房租交不起，她从出租屋搬出来，在天
桥下睡了三个月。之所以选择天桥，只是因
为夜里还有流浪人员相伴，“比较安全”。
　　“有几次我苦得不想活了，只是可怜我
那个身体不好的女儿没人养没人疼，咬咬
牙又挺住了。”罗艳哽咽着，眼泪夺眶而出。
她用力揉着眼，抹掉滚落的泪水。
　　为了寻找人贩子，她将原来的名字“罗
文端”改成“罗艳”，以免打草惊蛇。她前些
年还把家安在了人贩子老家旁边的镇，以
便能及时打听他们的动态。
　　“现在想想，全靠心里那口气撑着才活
过来。”罗艳说，“哪怕还有一口气，我也要
找到儿子。”
　　苦心人，天不负。2020 年，广州公安
在积案排查中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经过
不懈努力，各方面调查线索和技术力量汇
聚，2021 年春，藏匿 22 年的人贩子分别
被广州花都警方抓获。
　　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原本我
们也以为抓到了人贩子，孩子很容易找了，
没想到现实生活还在出难题。”刘彦佑告诉
记者，两个人贩子对在 1999 年 7 月左右
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
讳，但时过境迁，汕头当地拆迁重建，早已
物是人非，两名人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
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给警方的
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12
月，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
片，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经过
DNA 复核鉴定，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 22
年的小蔺川，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

　　 2021 年岁末，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
22 年的团圆不跨年，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
这场认亲会，让他们一家人团圆。让人欣喜
的是，认亲现场，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
四川老家一趟看看。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
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
样的感动。
　　“我也是一个 9 岁孩子的父亲，每当
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
了，我心里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也会忍
不住流出泪水。”刘彦佑说。
　　 6 年多的打拐工作中，让刘彦佑印象
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
　　几年前，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
像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遇到一个比
较典型的案例。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 16
年前被拐，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
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但
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
他，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
技术比对要求。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
照片，夫妻俩不舍得拿出去，怕丢了就一点
念想都没了。”刘彦佑说，最后反复沟通，孩
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也
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回她被拐 16
年的孩子。
　　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
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
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

“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
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打拐：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
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
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
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
修补情感伤痕。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
照片？”
　　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刘彦佑都
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是他在长期工
作中总结出的经验：说话要婉转，为了降低
孩子的警惕心，最好有老师在一旁陪伴。
　　在打拐之前，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
抢犯罪，“虽然都是破案、追赃，但打拐找回
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要考虑的东西更
多”。
　　 2004 年，湖南人温勇 2 岁的大儿子
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 16 年间，夫
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但迎
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19
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
了被拐近 16 年的孩子。孩子被拐时只有 2
岁，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
　　解救孩子，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
佑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告诉孩子的父母，小
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
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思虑再三，孩子的
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忍不住，我太
想孩子了，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
吗？”“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
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虽然暂时无
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
法抑制，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
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高考还
没结束，他就跑到了孩子所在的城市，向班
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按照孩子的性格提
前模拟见面场景。比对确认后，他又第一时
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详细介
绍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尽自己所能，帮
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 16 年分隔所带来
的裂痕。
　　 2020 年高考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
组织下，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如今温勇夫妇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欢

乐时光，刘彦佑看到后都会顺手点个赞，
“都是当父母的，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2015 年，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
局打拐办。6 个年头，时间不长，但他经
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亲自办结的接近
100 宗。“我们还在不断努力，想突破更
多像吴蔺川被拐案这类时间比较长的案
件。”他说，找回了多少名被拐失踪儿童，
就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这些家庭中，最长的有人苦寻儿子
40 年，最终在病房里迎来了团圆时刻。
也有被拐的孩子，一开始并不想与亲生
父母相认。甚至有的孩子与亲生父母相
认后，转过头就会把父母微信拉黑。
　　“老实讲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甚
至可以说极少遇到欢欣鼓舞愿意认亲、
回归的被拐孩子。”刘彦佑说，作为打击
犯罪的办案民警，我们抓到人贩子、找到
孩子的一刻其实就完成了任务，但法律
之外，难以避开寻子父母常常遭遇的人
伦悲痛。
　　当阿才（化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
另有他人时，并不愿意认亲。他的养父母
待他极好，而且养父离世不久，刚刚安
葬。他对刘彦佑说：“我爸尸骨未寒，我怎
么能去认另一个父亲？”
　　但阿才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
26 年，也痛苦了整整 26 年。刘彦佑只能
多次找阿才的家人做思想工作。了解了
阿才的顾虑后，刘彦佑许诺可以再给他
一段时间平复心情，然后会亲自陪伴阿
才与亲生父母相见。
　　差不多隔了一个月，刘彦佑接到了
阿才的电话，说他准备好了。刘彦佑与同
事从广州出发，一路向西，足足驾驶
1000 公里来到阿才的故乡。
　　“拐卖犯罪不仅毁掉了孩子的未来，
更是祸害了两个家庭。”刘彦佑说，亲人
的团聚并不是解救的结束，而往往是解
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
家庭一样需要被“解救”。
　　在对各类拐卖儿童的犯罪进行重拳
打击的同时，广州公安也在解救中邀请
专业心理专家介入，尽力弥合感情缝隙，
刘彦佑也呼吁社会各界及广大有专业知
识的热心人士，积极参与解救被拐儿童
的公益事业上来，安抚孩子与家属受创
心灵，解救这些特殊家庭。

期盼：“天下无拐”梦正在走近

　　随着公安科技化水平的提升，打拐
成效越来越显著。近几年来，广州极少发
生儿童拐卖案件，现在跟进的案件多数
都是旧案积案，新发案件的破案率一直
维持在 100%，大部分案件都能在 24 小
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

　　 2020 年 8 月 4 日早上 8 时，住在广
州花都区狮岭镇的祝先生拨打 110 报
警，称其未满 2 岁的孙子小文自己跑出家
门不见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组织排
查，中午即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和住址。
　　据查，嫌疑人先是把孩子带回了自
己的出租屋，换装后又将孩子从另一条
路带出来，并坐上长途大巴。一路追查，
警方发现嫌疑人藏匿在英德市，最终成
功解救孩子。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破
案找回孩子，仅过去 11 个小时。
　　当然，打拐并不总是如此顺利、轻
松，也时常面临生命危险。
　　有一次，刘彦佑带队去云南抓一个
人贩子，拐进山区，一路上不时遇到石头
滚下来，好几次险些砸到车。车不能走
了，一行人冒雨钻进嫌疑人村寨边的密
林里埋伏。他们被当地民警告知，脚下这
块山体是滑坡泥石流灾害高发区，雨季
更是非常危险。脚下泥土已经非常松软，
双脚都陷进去了，行走困难，但看到嫌疑
人的一刻，他跟同事还是毫不犹豫扑了
上去。
　　“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稍微不小心可
能连人一起陷到泥里面，或者被埋到山
崖下面。”刘彦佑笑着说，也可能是老天
眷顾，知道我们在做好事，才一切顺利
回来。
  被拐 40 年的李某、被拐 31 年的朱
某 、被 拐 1 5 年 的 申 某 等 陆 续 被 找
回……对陈年积案，公安机关也在不断
开展清理行动。公安部数据显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破获拐卖
儿童案件 5000 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超过 2.3 万名，解救一大批被拐卖儿童，
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逐年下降，由
2012 年的 5907 起下降至 2020 年的
666 起，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
年发案数降至 20 起左右，破案率达
95% 以上。
　　“现在，有了不断更新的打拐 DNA
系统、团圆行动技术平台，越来越多的被
拐儿童与亲生家庭团圆。”刘彦佑说，实
现“天下无拐”的愿望越来越近了，我也
期待儿童被拐入地相关部门未来能给予
更积极的配合。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刘彦佑主持
了一年里最后一场认亲会，一个在广州
与父亲走失 26 年的女孩小英与广西的
父母相认。
　　在刘彦佑的朋友圈里发了这段相认
视频：房门打开，小英走了进来，妈妈一
把抱住了女儿痛哭，背后头发已经花白
的父亲稍显木讷地站着，一个劲抹眼泪。
镜头里并未出现刘彦佑的身影。
　　“今年最后一对，新年继续努力！”刘
彦佑把这句话置顶在了视频上面。

　　唐古拉山近在咫尺，可可西里就在
脚下，天路之巅，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
站——— 唐古拉站在此矗立。
　　海拔 4547 米的唐古拉山镇，青藏铁
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
的 25 位民警常年在此坚守，管辖青藏铁
路 582 公里线路，负责管内 27 个车站的
安全保卫工作。
　　汽笛声响彻荒漠深处，距铁路不足
百米，派出所小院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风中猎猎作响。
　　在这个连站立都会气喘吁吁的地
方，民警们日复一日在此坚守，用热血铸
就守护“天路”的金色盾牌。

“大点声”

　　再次见到郑天海，是在格尔木火车
站的站台上，他带着棉帽，站在站台的垃
圾桶边抽烟，相比之前在沱沱河，他的脸
圆润了不少，看见记者，他掐灭烟头迎
了上来。
　　“郑所长好久不见啊！”
　　“你说啥？大点声！”
　　 2020 年 4 月，在沱沱河站派出所坚
守 10 年的老所长郑天海调到了格尔木
公安处技术侦查大队任大队长。10 年，
已经让他的身体多次亮起“红灯”：体检
中，有 23 项指标不合格，长期高原生活
造成的神经性耳聋愈发严重，面对面也
经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就有个‘三大一小’的说法。‘三大’
就是心大、肺大、血管大，一小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耳朵
眼小呗”。
　　“老田心脏不好，我也有点，教导员的心肺都不好，你别看沈
所长刚来所里 1 年多，他也有 20 多项指标不正常呢。”副所长蒲
海春走过来说，长期的高原生活让铁路民警们的身体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损伤，“郑所长才四十多就已经听不见了，我估计我
们这帮兄弟也差不多了。”
　　有次巡线路上，风大雪急，郑天海开车载着几个民警往回
赶，开着开着车突然熄火了，郑天海急忙跳下车去，打开引擎盖，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他给车里的蒲海春示意，把车打
着，蒲海春打着发动机，看郑天海在汽车前面趴着听，听着听着
吼起来：“让你打火啊！”
　　蒲海春一脸懵地看向郑天海，原来火已经打着了，只是他听
不见……
　　“把所长从沱沱河调到格尔木挺好的，心里虽然舍不得，但
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至少能不再变坏。”蒲海春说。
　　在旁边一直抽着烟听我们说话的郑天海拍了拍蒲海春的肩
膀：“老蒲，你们说啥？大点声！”

向前三步，敬礼！

　　国道 109 京拉线，与青藏铁路几乎平行，起伏的黑色路面与
平整的钢轨携手奔向拉萨。
　　“过了格尔木南山口检查站，就是西藏路政在养路了，你看
铁路沿线隔一段就出现的小房子，就是铁路护路点，平时护路
队员们都住在这。”蒲海春一手开着车，一手指了指远处的小
平房。
　　在灰蒙蒙的荒漠中间这些小房子格外显眼，更显眼的是房
前站着的护路队员，他们看到警车过来，向警车的方向三步走，
敬礼。
　　“这是在给我们打招呼呢。”蒲海春打开警笛开关，向护路队
员鸣笛致意。“人迹罕至的高原，守路护路都不容易，不管是养路
工、护路队、武警官兵还是我们公安。”蒲海春说，他们这次也计
划去护路队看看，马上要过年了，一方面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另
一方面也给他们送上节日祝福。
　　一路走下来，只要有小房子的地方，警车就会鸣笛，而一旁
的护路队员不管是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向前三步敬礼。
　　“修这两条路很难，我们都是一起保护它的人，我们就是好
朋友。”来到铁路护路队驻地，青藏铁路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
旺青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拉着沱沱河站派出所所长沈卫平
的手说个不停。“你放心，虽然今年疫情原因火车少、人少，但我
们还是照常巡护，不会粗心的。”
　　沈卫平将节日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一一嘱托，转身又踏上
了巡线之路。警车刚刚走出护路队大院，旺青就带着队员们站
成一列，向前三步，冲着警车慢慢远去的尾灯敬了一个礼。

“奔达！贡康桑！”

　　站在离派出所不远的长江源特大桥边，冰封的河面宽阔而
静谧，远处的山顶上白雪皑皑，这个因唐古拉山而得名的小镇是
青藏铁路线上最高的停车站之一，也是藏族同胞世代居住的
家园。
　　一大早，天气难得的晴朗，吃过早饭，民警们将米、面、油、饮
用水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汽车，他们今天上午的任务是去牧户
家里慰问。
　　 55 岁的牧民革命花已站在家门口笑吟吟地等着，民警们刚
一下车，革命花就握住副所长蒲海春的手：“奔达（兄弟）！贡康
桑（你好）！”
　　“革命花和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义务护路队员，在铁路沿线看
到可疑人员会给我们打电话，还会帮我们宣传爱路护路知识。
他也是我们的定点帮扶户。”蒲海春话音未落，革命花一家就已
拿来哈达给民警们一一献上。
　　民警们把带来的“新年礼物”搬进家里，革命花的女儿贡确
卓玛为民警端上了热腾腾的酥油茶。
　　“节过得好吗？今年收入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蒲海春坐
在革命花身边，藏族协警布群在一旁担当翻译，革命花脸上一直
挂着笑，“都好着呢，党的政策好，帮我们卖牦牛，今年赚了好几
万呢。”革命花指了指家里的新电视，“这就是今年买的！”
　　对于革命花 6 岁的外孙嘎玛堪周来说，这些穿警服的伯伯
都不是陌生人，他坐在民警田长松的腿上，脑袋靠着田长松，用
不太熟练的汉语为大家背诵了一首古诗，大家都鼓起掌来。
　　“我们大多数都搬到了格尔木的长江源村住。”贡确卓玛端
着茶壶给大家不停添茶，“警察大哥们特别好，平时帮我们拉水
送日用品，我们坐火车提的东西多了还会帮我们送上车，就跟家
里的大哥一样。”
　　告别革命花一家，巡线的警车沿着铁路一头扎进茫茫荒野，
铁路线上列车呼啸而过。“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
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悠扬的歌声陪伴着这
群热血男儿坚守在天路之巅。  (本报记者王浡、耿辉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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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拐 者 说
一位“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关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刘彦佑（左三）与小英一家合影留念。。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上接 1 版）“坝上地区具有优质风能
和太阳能，是国家规划的 9 个千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之一。在拥有多项世界第一的张
北柔性直流工程投运后，奥运史上首次实
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国网冀北电
力副总工程师兼冬奥办主任康健民说。到
冬残奥会结束时，崇礼冬奥会场馆预计消
耗“绿电”约 4 亿千瓦时，预计减少标煤燃
烧 12.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2 万吨。
　　冬奥会期间，滑雪场造雪和生态保护
都需要大量水源。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
场地经理魏庆华说，他们专门修建了一个
20 万吨的蓄水池，用于存储雨水和地表径
流，同时，还选用先进技术提高水的利用效
率，水雪转化比为 1：1.7。
　　诸多措施大大减少了地下水开采。“目
前，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用于人工造雪的非

传统水源用水量占造雪总用水量的比例不
低于 50%，用于冲厕的非传统水源用水量
占冲厕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80%，水资
源管控水平国际领先。”张家口奥体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孙小溪说。
　　另外，张家口赛区还将投入 655 辆氢
能燃料车，为赛事提供交通及物流保障，每
辆车运行一万公里可减排二氧化碳 11.8
吨左右。冬奥会测试赛期间，氢能大巴车在
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条件下平稳运行，稳
定性与安全性经过了考验。

  产业：结构“黑”转“绿” 发

展走上新道路

　　几天前的元旦假期，崇礼各大雪场人声
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穿梭山间

雪道，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然而在过去，
崇礼“一矿独大”，矿才是山间的风景。
　　筹办冬奥会期间，崇礼贯彻新发展
理念，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冰雪旅
游、体育休闲等产业蓬勃兴起，崇礼也从
昔日的贫困县发展为当今的“雪都”。
　　“冬奥会申办成功前，崇礼只有 4
家滑雪场，如今已发展到 7 家，其中 4
家位列全国十强。”崇礼区体育局局长田
永军说。近日，崇礼还入选了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
　　在大众滑雪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
国内外滑雪赛事也对崇礼青睐有加。田
永军说，上个雪季，他们举办了 100 多
项活动，包括世界杯、世锦赛、远东杯等
国际国内高端赛事。
　　在辐射带动下，张家口构建了以冰

雪装备研发制造、冰雪体育运动、冰雪文
化旅游等在内的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体
系。张家口市商务局副局长王铁军介绍，
张家口建成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冰雪装备
研发制造集聚区，吸引了法国 MND、意
大利天冰、美国 M3 等知名冰雪装备企
业，集冰雪装备研发、设计、制造、检测于
一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与此同时，张家口还积极推进大数
据、可再生能源、新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
发展，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大
数据产业方面，全市现已投入运营或部分
投入运营数据中心 12 个，在建数据中心
项目 7 个，投运服务器 100 万台，成为国
内大数据产业发展速度最快地区之一。

（记者李凤双、范世辉、郭雅茹、杨帆、秦
婧）　　 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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